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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鶯遲疑片刻，突然明白了金蒲孤的意
思，飛身而去，沒有多大功夫，捧著一大堆
刀進來放在押上道： 「全拿來了，可是祇有
十一柄！」

崇明散人不信道： 「胡說！怎麼會少了
一柄呢？」

黃鶯因為將自己的一柄送給了金蒲孤，
以為金蒲孤是想借這個藉口而推翻他殺身的
諾言，所以一翻眼睛： 「祇有這麼多！我怎
麼知道那一柄那兒去了？」

崇明散人正待發作。
金蒲孤卻笑著道： 「黃姑娘！你也許忘

了，另一柄修羅刀是由你保管的，你在山上
借給我觀賞，我忘記還你了！」

說著在自己抽中取出一兩短刀，一併擺
在押上對崇明散人道：

「散人，黃姑娘說過這十二柄修羅刀都
是她母親留給她的。」

第 九 章
崇明散人氣哼哼地道： 「關你什麼事？

」
金蒲孤道：
「假如此言屬實，我想請你把刀全部還

給她，這樣我確知修羅刀再也不會落入他人
之手，才能甘心引頸自戮！

崇明散人一心祇想叫金蒲孤從速身死，
所以毫不考慮地道：

「可以！現在你可以自己割下腦袋了！
」

金蒲孤對黃鶯道： 「黃姑娘！請你把刀
收起來，別再給你爺爺偷去當賭本了……」

黃鶯見金蒲孤把最後一柄刀自動地拿出
來，以為他決心自殺全諾，心中一酸，眼淚
汪汪地道：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你答應
要陪我去暢遊天下的……」

金蒲姑微微一笑道： 「不錯！你向先祖
告別一聲，我們這就動身……」

此言一出，舉室大怔，黃鶯祇要金蒲孤
不死，什麼事都不在乎，連忙抱了一大捧修
羅刀退到旁邊。

劉星英與劉月英十分失望，崇明散人暴
跳如雷，祇有白嬋娟冷笑一聲道：

「姓金的！你好狡猾的手段，我祇道你
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才相信你的
話，誰知你依然是個貪生怕死的卑劣匹夫，
憑你這種居心，劉素客縱然不得修羅刀，也
不見會輸給你……」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你這話說得太沒道理了，崇明散人輸

給你們四桶修羅刀，並沒有從你們手中贏回
來，以實情而論，那四柄刀還是屬於你們
的，既然刀在你們手中，我為什麼要死呢？
」

崇明散人忽叫道：

「放屁！你明明看見是我勝了那局棋而
贏回賭注……」

金蒲孤一笑道：
「不錯，可是你再想想，那局棋並不是

你贏的，是我告訴你布下那一子。因此這局
棋並不能算你勝……」

白嬋娟臉色一變冷笑道：
「姓金的，難道你想出這麼一個絕主

意，道理上算你勝了，可是你不要得意，你
把那四柄刀還給我們，我跟散人再賭一場！
」

金蒲孤微笑道：
「這個我可作不了主，刀是屬於黃姑娘

的，肯不肯還該由她來作主……」
南海漁人連忙道： 「不錯！散人剛才已

將刀的所屬權交給黃姑娘！應該由她來作
主！」

黃鶯搖頭道： 「不急！刀是我的……」
白婢娟厲聲道： 「你爺爺輸給我們的！

」
黃鶯一笑道： 「那是爺爺的事，你們問

他要好了！」
白嬋娟斜目一瞥崇明散人道： 「散人！

你怎麼說？」
崇明散人臉色變得鐵青，厲聲叫道：
「小鶯！你！我養育你一場！卻落得如

此對我……」
金蒲孤笑道：
「散人！你們的家事慢慢再說，照今天

的現狀來說，你有四柄刀沒有收回，當然我
就無須刎頸以踐諾，什麼時候你從那群女子
手中收回修羅刀，我就什麼時候割下腦袋
……」

白嬋娟怒聲叫道： 「臭小子，你……
」 （一○七）

「正因為遊佐先生緊張得要命，所以沒能叫出
聲來；再加上大道寺先生體格魁梧，遊佐先生一
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大道寺先生祇要左手拖
住遊佐先生的咽喉，把他推到牆壁上，右手再揮
動手中的凶器刺殺他，就可以把他解決了。」

加納律師把臉轉向旁邊，縮著身子，乾咳一
聲之後又搖搖頭。

從金田一耕助的描述裡，他可以感受到當時
恐怖的情景。

「那麼，凶器是什麼？」
「這個部分我稍後再說。總之，當遊佐先生

斷氣之後，大道寺先生便把預先準備好的乒乓球
拍拍手折斷，沾上鮮血，扔在屍體旁邊。」

「這就是用來暗示月琴島那間上了領的房間
裡的月琴？」

「是的。那天早上大道寺先生試著在更衣室
鏡面上留言，以逼迫智子小姐回月琴島。但是智
子小姐不肯低頭，反而更加堅定了留下來的決
心，因此大道寺先生祇好把恐嚇的文字反映在現
實生活中，他想讓智子小姐明白，祇要她到東京
去，就會不斷發生這種可怕的殺人事件。

「換句話說，大道寺先生是利用殺遊佐先生
來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這麼做不但能封住游佐
先生的嘴巴，又能嚇阻智子小姐。」

「嗯，我明白了。接下來呢？」
「接下來大道寺先生離開鐘塔小房間，循著

原路回到庭園，再從窗戶爬進浴室，順便洗淨身
上和凶器上的鮮血。

「剛才我說過，當時大道寺先生的樣子一定很駭人，想必他
為了避免被害人的鮮血濺到自己身上，於是故意脫去上衣，裸身
行兇。」

加納律師又把臉轉到旁邊去，恐懼的陰影再度襲上這位閱歷
豐富的老律師心頭。

金田一耕助停頓了一會兒，繼續說道：
「方纔你問我殺死遊佐先生的凶器是什麼，我想這要從後來

發生的一起殺人未遂的事件來探討。」
加納律師相當吃驚。

「金田一先生，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事件之外，還有殺人未遂
的事件嗎？」

金田一耕助笑著點點頭。
「被殺害的對象是誰？」
「是我——金田一耕助。」

加納律師一聽，吃驚得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金田一先生，這……這是真的嗎？大道寺先生想殺你？」
「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請不要吃驚。幹我們這一行的，經

常會遇到這種情況，這件事我稍後再說給你聽。」
加納律師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重新打量起金田一耕助。這

位個頭不高、不修邊幅的男人，竟然會從事這麼危險的工作，他
對金田一耕助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有關凶器的部分……」
金田一耕助若無其事地繼續說下去。
「從我被襲擊的情況來看，大道寺先生好像不會很刻意去準

備一些特別的凶器，他總是非常巧妙地就地取材。我在想，遊佐
先生很可能是死於鎮紙之下。」（一五三）

宣狀元領旨。早有內侍取了一副筆硯並白紙一張遞下。宣狀
元舖開白紙，濡動羊毛，伏在地下，筆不停揮。頃刻，成了七律
一首，恭呈御覽。早有內侍接過，舖在龍案上面。天了舉目一
觀，祇見上寫道：

性如松柏德如蘭，不與群芳斗畫欄。
弱質盈盈生傲骨，冰心皎皎有忠肝。
全仁捨死香魂杳，仗義輕生血淚彈。
巾幗鬚眉垂百世，卻嫌風雨速摧殘。
天子看了宣狀元這一首挽蔣連城的哀詩，點首道： 「得此一

詩，此女雖死猶生。」即將輓詩贈與蔣相，焚化女兒墳前。蔣相
領旨謝恩，要算敢怒而不敢言。天子加昇宣登鰲為內閣學士之
職。宣氏父子謝恩站起，天子退朝，群臣各散。裴爺也代宣氏父
子歡喜。蔣相討個沒趣，回去殯殮女兒，隱恨在心，自有一番通
謀外國的異志，後書自有他的交代。通政又是奸相代他打點，祇
降了二級內用，這都不表。

再言太僕柯爺見宣生弄出事來，心中暗喜。誰知他反禍中得
福，心下正在怨恨，忽又想道： 「他的履歷居然填出柯氏是他的
聘妻，越發了不得！這畜生還要污辱我女兒死後聲名。蔣相扳不
倒他，待我上他一本，說他無聘污名，大干法紀，看他這學士可
做得成了！回去與秀林商議定了，明早上朝好行事的。」一路想
著，回了自己府第，即到秀林房內來，找秀林說話。秀林不在房
內，又不見丫環小翠，祇得卸了朝服，坐下暗想： 「他主僕二人
往哪裡去了？」柯老本是素昔多疑的人，今日疑中生疑，正待起
身要去找他主僕二人，早見小翠笑嬉嬉的進來。一見柯爺，叫
聲： 「老爺下朝了，待婢子泡茶來與老爺吃。」柯爺道： 「不
消。我且問你同娘往哪裡去的？」小翠道： 「在花園頑去的。」
柯爺道： 「你來做什麼？」小翠道： 「娘同一個男人睡在榻上，
叫我來拿衣服的。」未知柯爺聽說如何，且看下文。

第十六回 謫官憐女 還珠見母
詩曰：
讒言可畏比豺狼，誤聽枉將骨肉傷。
雪後見屍分皂白，方知兒女更情長。
柯爺聽了小翠一番言語，由不得火高三丈，氣沖斗牛，大怒

道： 「賤人有這等事，這還了得！」便叫： 「小翠引路，隨我到
花園去。」小翠年輕，不知世事，秀林與蔣公子通姦，並不瞞
他。今日合該事敗，向柯爺直說出來。見柯爺大怒起來，他反唬
得渾身亂抖，回說： 「婢……婢子……子引路。」 （五十六）

「但爸爸老了，希望能快點看到你出
嫁，要不然百年之後，我真不知道該如何
面對你媽。」老人歎了口氣。

「爸，您別這麼說，您還這麼健康，
別說是我，您還有好幾個孫子、孫女的結
婚典禮要參加呢！」

「從小到大，你們姊妹之中，就你最
會哄人。」女兒的一席話，讓笑容又重新
回到了他蒼老的臉上。

「爸，我哪是哄人，我說的是實話。
」柯靜芳也笑了出來，祇要她身邊的人都
開心，她就開心。

「中午了，我再扶您繞過去墓園看一
下大姊，然後就回家吃飯。」

「好吧，走了。」老人站了起來，讓
女兒扶著自己離開。

兩人離開後，現場祇剩下風跟樹葉的
聲音，以及一縷站在樹下發呆的靈魂。

第四章
「老闆，要關店門嘍。」

助理小雅走進辦公室提醒工作狂老
闆。

一直埋頭工作的歐嘉芝抬頭看了一下
時間，天啊！原來已經十點了，難怪自己
已經有點體力不支了。

「等我一下，我把東西收一收就可以
走了。」

歐嘉芝動手收拾要帶回家的東西，瞄
到桌上那本 「天使花嫁」的剪報，忙著收
拾東西的手頓時停了下來。

GordOn竟然都沒回來！？
搞不好哪天她走在路上，與一個長相

跟Gordon一模一樣的男子擦身而過，他
們卻都不再記得誰是誰了。

歐嘉芝在心裡取笑自己，殊不知遺憾
與不捨已寫滿了她整張臉。

洗澡去吧，別想那麼多了!
喝掉茶杯裡的最後一口茶，她把茶杯

順手往流理台一放，但杯子沒放穩，滑了

下來掉到地板上，發出
好大的聲響。

她還來不及反應發
生了什麼事，下一秒就
被人騰空抱起。

「又發生什麼事了?
」一張灰頭土臉的慌張
俊臉，立即出現在她眼
前。

他回來了！？歐嘉
芝以為自己在作夢，眼
睛睜得大大的。

「喂，你嚇傻啦？
幹嘛不說話？」剛剛忽
然聽到一聲巨響，害他
忙到一半，趕緊衝回屋
內。

「呃……祇是茶杯
摔到地上破掉而已，你
不用那麼緊張，快點放
我下來。」被他這樣抱
著，她有點不知所措。

「噢。」Gordon 聳聳肩，從容地把
她放到沙發上。

「你坐好，我拿掃把把玻璃碎片掃起
來，等我掃好你再起來。」話說完，他默
默地拿著掃把掃地，眼神避開她。

歐嘉芝聽話地乖乖坐在沙發上，
Gordon 的出現推翻了她剛才的所有猜
測，他既不是恢復記憶了，也不是跟別人
跑了，那他整天到底跑哪裡去了？

「對不起，我早上話說得太過分了。
」

她沒忘記要跟他道歉，但面對面講好
像有點肉麻，所以乾脆趁他在掃地時說，
以免尷尬。

「咦……你說真的？」他拋下掃把，
立刻衝到她面前，一臉的喜出望外。

（十六）

等到費力再直起身子來時，那大漢已是鼾聲
大作，他把抽屜推了進去，而對著那一隻大抽
屜，呆立了一會，不知他在想什麼。

等他轉過身來時，我看到他滿臉都是疑惑的
神色，不是向門口，卻走到窗前，朝一扇窗子
看。

那窗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祇不過其中有一格
的玻璃上糊著一張紙，我陡然想起，昨晚良辰美
景進來的時候，是攀上了二樓，再破窗而入的，
她們打碎了一塊玻璃，費力剛才對大漢說根本沒
有人來過，可是這時他又站在窗前發怔，可知他
心中明白得很：的確有人來過。

他站了一會，倏然轉身，動作變得極快，一
下子就來到了大抽屜面前，伸手抓住了其中一個
的把子，吸了一口氣，用力一拉，同時道： 「你
回來了？」

在拉開抽屜說話的同時，他又向抽屜中看了
一下，抽屜中有什麼，我看不見，可是從他的動
作上，我知道抽屜是空的。

因為他立即一伸手，向抽屜中重重打了一
下，他手一定打中了抽屜的底部，發出了 「砰」
地一聲響。他神情很複雜，也看不出是高興還是
不高興，哼了一聲； 「究竟到哪裡去了？」

接著，他又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推回大
抽屜，慢慢向門口走去。

在這時候，我聽到他說了一句我再也想不到
的話。那令我一進之間，不但稱奇不已，而且，
還覺極不好意思。他在走向門口時，自言自語
道： 「應該去問問衛斯理，他像是什麼都知道。
」

剎那之間，我還以為自己躲在案桌下，已經
被他發現了。可是他神情十分惘然，顯然是心中
有極大的疑難，無法解決，那麼，他真是想來請
教我。我在他的心目之中地位極高——像是什麼
都知道，就是極高的評價。

可是，事實上，我卻進了他的研究所來，
鬼頭鬼腦地想窺伺他的秘密，這真叫人慚愧。

當時，我幾乎想現身出來，一面向他道歉，
一面告訴他，不論他有什麼疑難，都願意幫助
他。可是想了一想，還是忍住了沒有現身，為的
是怕他忽然翻了臉，那就不好應付了。

他走了出去，發覺我祇要沿牆攀出五公尺左
右，就可以到亮有燈光的窗前，去看看他在幹什
麼。

想到了就做，那一點也不困難，到了窗前，
我找到了踏腳的所在，湊過頭去，看到費力坐在
一個巨大無比的控制台之前。那控制台上，全是
各種按鈕和指示燈，也有一副字鍵。這個控制
台，當然是和樓下的電腦室相聯結的。

假設費力醫生在研究精神病，他何以要動用
到那麼複雜的電腦。

這時，我看他十分熟練地按下幾個掣鈕，注
視著控制台上的一幅熒光屏，那熒光屏上出現了
一組又組的波紋，看來複雜。單看波紋，不能知
道那代表著什麼，可能是交響樂中的一小節，也
可能是磁鐵受到了敲擊之後所形成的。可能是海
豚 的 語 言 ， 也 可 能 是 人 體 的 體 溫 變 化 。

（三十一）


